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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8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衡量数字经济水平，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稳健性分析深

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显著促进了高

技能就业水平的提高，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的中介路径。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

对中高收入国家的高技能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弱。对女性高技

能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男性的影响则不显著。基于此，提出了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新

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性别平等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就业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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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82 countries and employs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robustness analysis t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5.152126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5.152126
https://www.hanspub.org/


胡雅欣，王领 
 

 

DOI: 10.12677/orf.2025.152126 793 运筹与模糊学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high-
skilled employ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
cantly enhances high-skilled employment levels, with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
ing serving as key mediating pathways. Furthermo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s promotion of high-skilled employment is more pronounced in upper-middle and high-
income countries, whereas its impact is relatively weaker in middl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Ad-
dition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effect on promoting high-skilled employ-
ment among women, while its impact on men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
frastructure,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city,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dvancing gen-
der equality, to achieve a more extensive employment-enhanc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a 
glob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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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数字经济不仅重

塑了传统产业结构，还为新兴产业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数字经济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正在逐年上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其增速尤为显著。随着互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生产和服务方式被逐步颠覆

[1]。这种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高

技能就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信息技

术、数据分析、创新管理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不仅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教育

和培训体系的改革，也促使企业在人才招募和培养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然而，尽管数字经济为高技能

就业创造了新的机会，全球劳动力市场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技能不匹配、收入差距扩大、就业不稳定

性增加等问题[2]-[4]。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讨数字经济发展

对高技能就业的具体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机制，还有助于制定更为科学

的就业政策，以应对未来的挑战。通过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经济和高技能就业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为

各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促进高技能就业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进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与就业的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Don Tapscott (1996) [5]最早

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根据 OECD (2019) [6]的定

义，数字经济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即为互联网和通信提供支持的技术基础设施；

二是数字产业，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及其相关的数字服务产业；三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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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主要包括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易等活动。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

重要增长点。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数字经济总量达到了 38.1 万亿美元，占

全球 GDP 的比重为 41.5%，其中美国、中国和欧盟等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尤为显著(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2022) [7]。 
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也深刻改变了就业结构。首先，数字经济在高技能岗位的创

造方面展现了强劲的推动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新兴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如数据科学家、软件工

程师、网络安全专家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加。这些岗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需要从

业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4]。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低技能岗位的影响却较为负面。自动化和人

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许多传统的低技能劳动岗位面临消失的风险。例如，柏培文等(2021) [8]的研究表

明，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普及直接导致了低技能岗位的减少，特别是那些重复性高、易于

自动化的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类似的现象也在上演，杨骁等(2020) [9]通过对就业结构进行分析，指出

数字化进程加剧了“就业两极化”现象，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中等技能的岗位则受

到冲击最大。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高技能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2.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 

2.2.1. 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极大地提升了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降低了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播的成本，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了沃土，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的

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增强成为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重要中介机制：一方面，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和技术创新，催生对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高技能岗位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要求配备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进一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已有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

也证实了这一点：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换言之，数字经济通过

提升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了动力。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

研究提出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促进高技能水平就业的增长。 

2.2.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另一重要影响机制在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技术广泛渗透传统产业并催

生新兴产业，促使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演进。随着数字经济(戚津东等，2021) [10]加
速产业转型，高技能行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而传统低技能就业比重相对下降。实证研究发

现，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终推动就业结构朝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这意

味着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新兴数字产业对具备数字技能的高技能人

才需求旺盛，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样需要大量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工人。因此，数字经济通过引

导产业结构朝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提升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成为促进高技能就业增长

的重要驱动力。 
H3：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高技能就业的增长。 
尽管现有研究在数字经济与就业关系的探讨中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关

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

挑战。其次，现有研究在探讨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时，多侧重于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数字经济

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等间接渠道对就业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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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首先，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水平指标体系，对 82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系统探讨了

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引入了数字经济的国家和性别异质性分析，弥补了现有研

究在此方面的不足。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性别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了有针对性的参考，以便各国能够根据自身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和就业结构特点，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

措施。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3.1.1. 基准回归模型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为了检验全球数字经济对高技能水平就业的影响，本文基于 2013~2021 年全球

82 国的数据，构建基本的计量模型(1)： 
2

0 1 2 3HSE DEDL DEDLit it it it i t itX vβ β β β µ ε= + + + + + +                     (1) 

其中， HSEit 表示国家 i 在年份 t 的高技能就业水平； DEDLit 表示国家 i 在年份 t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itX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教育水平(Edu)、贸易开放程度(Tra)，选用贸易占 GDP 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城

镇化水平(Urban)、国际竞争力水平(IC)， iµ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 tv 为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效应；

itε 为随机干扰项。考虑各变量之间绝对值的差异，本文通过取对数的方式来处理相关数据。我们感兴趣

的系数是 1β 和 2β ，预测 1β 为正值而 2β 为负值。 

3.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探讨数字经济通过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等中介效应对高技能就业的间接影响，本研究进一

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以下两步回归模型： 
首先，构建数字经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模型(2)： 

0 1 2IA DEDLit it it i t itXβ β β µ λ ε= + + + + +                         (2) 

其中，IAit 表示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创新能力，通常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DEDLit 表示国家 i 在时间 t 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其余变量与先前模型相同。在这个模型中，我们通过估计 1β 的显著性来判断数字经济是

否显著提升了创新能力。 
其次，构建创新能力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模型： 

0 1 2 3HSE IA DEDLit it it it i t itXγ γ γ γ µ λ ε= + + + + + +                      (3) 

在第二步回归中，重点是检验创新能力( IAit )对高技能就业( HSEit )的影响。通过估计 1γ 的显著性，可

以判断创新能力是否在数字经济与高技能就业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同时，通过控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DEDLit )的系数变化，可以观察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3.2. 变量选取与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HSE) 
本文以国际劳工组织对各国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的测度为参考，选取 2013~2021 年国际劳工组织发

布的各国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其中 HSEit 为 i 国 t 时期的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本文基于国际劳动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划分标准，将就业人员按技能水平分为高技能水平、中技能水平

和低技能水平三类，这种划分方法以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SCO-08)为基础，并结合劳动者从事职业的复杂性、责任程度及所需的教育和培训水平进行详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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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劳动者划分为四个技能水平：第一技能水平(低技能水平)指从事简单、重复性强的体力劳动，通常只需

要短期培训或基础教育(小学或初中教育)，主要包括清洁工、建筑工地工人、装卸工、农场工人等(职业

编码 9 类)；第二技能水平(中技能水平)指从事需要一定技术或特定职业技能的工作，通常需要接受中等

教育或职业培训(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涉及技术操作及较低复杂度的专业任务，如机械设备操作工、电

工、销售人员等(职业编码 4、6、7、8 类)；第三技能水平(高技能水平)指从事需要专门技术知识和高水平

责任感的工作，通常需要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及较长时间的专业培训，职业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

工程师、医生、律师)及高级管理人员(如部门经理) (职业编码 2、3、1 类)；第四技能水平(非常高技能水

平)主要针对需要极高水平专业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的职业，如科学家、大学教授等，在本研究中将其与

高技能水平合并。进一步，根据国际劳动组织数据披露标准，将第一技能水平划分为低技能水平，第二

技能水平划分为中技能水平、第三和第四技能水平划分为高技能水平。由于中国部分数据在国际劳动组

织技能水平分类框架下有所缺失，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本研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国

内的学历标准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就业人数进行补齐和测算，小学及以下学历为低技能、初中、高中为中

技能和大专及以上划分为高技能。 

3.2.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 
本文借鉴王喆等(2021) [11]构建的全球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

数字治理四个维度，利用等权重法来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衡量体系，其中 DEDLit 为 i 国 t 时期的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具体构建体系见表 1。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收集与整理、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缺失值

处理、指标权重设置与指数合成五个步骤。 
数据收集与整理。本文将样本时间跨度定为 2013~2021 年，剔除指标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最终的

指数构建共涵盖 82 个世界主要经济体。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指数构建较为普遍使用的功效函数法进行处理，即通过确定每个指标

的上下阈值将指标实际值转换到统一范围内。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min

max min

100 X XX
X X

−
= ×

−
                                 (4) 

在样本内利用某一指标( X )的最大值( maxX )和最小值( minX )之差作为基准，并将指标的原始值减去

样本内最小值后，除以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另外，为了便于显示，再乘以 100 进行缩放处理。原始数

据均为正向指标，经过标准化后取值在 0~100 间，并且值越大表示发展程度越高。 
缺失值处理。对于样本内存在的缺失值，采用热卡填充的方法进行完善。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

对于一国在某指标存在的缺失值，寻找与该国在这一方面发展水平最为接近的国家，并利用相似国家的

可获得指标值进行填充。 
指标权重设置。本文对于各级指标的权重确定采用等权重法。 
指数合成。数字经济的指数合成从三级指标开始，从下往上依次聚合，从三级指标到二级指标的合

成采用算术平均法，对于二级指标类别 i 的计算公式为： 

1indicator
category

N
nn

i N
== ∑                                 (5) 

从二级指标到一级指标根据所赋予权重可以通过加权平均计算获得。最终，一国的数字经济指数计

算公式为： 

0.25 Technology 0.25 Infrastructure 0.25 Market 0.2D 5 Governa ceEDL nit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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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表 1. 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数字技术 25% 

研发产出 1/3 
数字专利规模 

数学和计算机发表论文数量 

人力资本 1/3 
高等教育入学率 

国民数字素养 

创新水平 1/3 
创新活跃程度 

产学研合作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25% 普惠性 1/3 

活跃的固定宽带用户 

活跃的移动宽带用户 

移动电话订阅量 

数字基础设施 25% 
便捷性 1/3 

人均国际互联网带宽 

移动资费 

手机价格 

安全性 1/3 网络安全指数 

数字市场 25% 

需求侧 1/3 
数字消费者规模 

移动社交媒体渗透率 

供给侧 1/3 
数字企业数量 

数字企业获得融资规模 

国际市场 1/3 数字服务出口规模 

数字治理 25% 

数字政府 1/3 电子政务指数 

经济与社会环境 1/3 
营商环境指数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政治与法律环境 1/3 

数字相关法律规制建设 

ICT 监管跟踪指数 

政府支持指数 

3.2.3. 控制变量 
除数字经济外，其他因素也会对高技能水平的就业人数造成影响，参考以往研究，本文选取如下相

关控制变量：教育水平(Edu)，采用教育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标；贸易开放程度，

选用贸易占 GDP 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当年该国城镇居民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衡

量城镇化进程；国际竞争力水平，采用研发支出占 GDP 比值衡量。 

3.2.4. 中介变量 
1) 创新能力(Innovation Ability, IA) 
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反映了技术研发成果的数量和质

量。专利申请数的增加不仅推动高技能岗位的需求增长，还可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替代影响低技

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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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结构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 IU) 
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体现，用高科技出口占 GDP 比值衡量，反映了高技术含量产业在经

济中的贡献。高科技出口的增长通常伴随着高技能就业的增加，同时可能减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岗位的

需求。 

3.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 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

发布的报告《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 2023)》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该研究从数字技术

(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四个维度衡量全球

数字经济发展，该指标体系共由 4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以及 24 个三级指标构成，衡量全球 106 个

国家 2013~202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劳动与就业统计局等官方网站发布数据，相关缺失

数据通过线性插值填补获得。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各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高技能水平就

业人数均值为 6870.217，标准差为 18749.88，表明各国的高技能就业人数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国家的

高技能就业人数较多，而有些国家则相对较少。最小值为 79.54，最大值为 171145.9，说明在样本国家中，

高技能就业的差距较为显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为 55.84，标准差为 16.18，最小值为 18.96，最大值

为 95.28。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在样本国家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数字经济建设上的不

均衡性，这可能受到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教育水平、贸易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国际竞

争力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反映了样本国家间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说明部分国家已经具备较高的经济

发展水平，而部分国家仍在追赶过程中。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SE 6870.217 18749.88 79.54 171145.9 

DE 55.83814 16.17582 18.9625 95.28332 

Edu 4.816551 1.679684 0.9643991 13.3154 

Tra 92.74705 58.53076 23.07978 393.1412 

Urban 68.82326 17.17605 18.198 100 

IC 1.276164 1.128573 0.01497 5.70555 

IA 27652.55 142877.9 1 1,426,644 

IU 3.16E+10 8.98E+10 457 9.36E+11 

4.2. 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展示了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对高技能就业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

影响在不同的模型中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随着模型逐步增加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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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模型(4)中，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即使控制了多种经济和

社会因素，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这一结果可以从数字经济的内在特性来理解。数字经济本身

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信息共享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它不仅推动了新的高

附加值产业的形成，还改变了现有产业的生产方式，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在这些领域中的需求显著增加。

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教育和培训系统的改革，为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这

种正向影响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尤为明显，说明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具有直接且强烈的影响力。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DE 
225.222*** 259.897*** 192.621*** 217.929*** 

(−64.979) (−68.157) (−64.242) (−71.006) 

Edu −1787.135*** −1926.385*** 1537.096*** 1588.377*** 

 (−278.588) (−284.409) (−269.791) (−302.802) 

Tra  −43.586*** −31.770** −42.797*** 

  (−15.127) (−14.221) (−14.877) 

Urban   1348.569*** 2011.739*** 

   (−152.029) (−181.649) 

IC    2237.722*** 

    (−702.657) 

国家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2R  0.128 0.141 0.249 0.345 

观测值 568 568 568 56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 t 值。 
 
综上所述，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关系在加

入多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稳定。通过对控制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水平、贸易开放程

度、城镇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等因素也显著影响了高技能就业的增长。其中，城镇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是推动高技能就业的重要驱动力，教育水平与贸易开放度对高技能就业的负向影响提示，部分国家可能

存在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 1，即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高技能就

业。这些发现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培养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3. 中介效应检验 

表 4 展示了高技能水平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检验了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中介变量在

数字经济水平与高技能就业之间的作用。 
在创新能力路径中，数字经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 4032 (显著性水平为 1%)，表明数

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家专利申请数的增长和技术研发成果的增加。进一步

分析表明，创新能力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系数为 0.108 (显著性水平为 1%)，这说明创新能力的提升对高

技能就业有正向作用。加入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直接影响系数从基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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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 883.0 显著下降为 505.4，这表明部分效应通过创新能力间接实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显著

促进了高技能就业，并为劳动市场结构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以上结论验证了假设 2。 
在产业升级路径中，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 3.2 (显著性水平为 1%)，表

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显著提升了产业升级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产

业升级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系数为 354.6 (显著性水平为 1%)，说明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就业的促进作用显

著。在加入产业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直接影响系数显著下降，从 883.0 降至

354.6，表明部分效应通过产业升级间接发挥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间接提升了高技能就业，

揭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和劳动市场结构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以上结论验证了假设 3。 
 
Table 4. Intermediary mechanism test 
表 4. 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数字经济 
883.0*** 3.2*** 354.6*** 4032*** 505.4*** 

71.92 3.66E+08 42.99 626.5 36.91 

创新能力     
0.108*** 

3.24 

产业升级   1.64e − 07***   

Edu 
  −4.65E − 09   

443.4 2.26E+09 274.4 3727 239.5 

Tra 
−87.71*** −8.22E+07 −74.14*** −356.1*** −47.45*** 

−11.05 −5.63E+07 −6.203 −93.26 −5.366 

Urban 
−403.4*** 1.740e+09*** −117.8*** −2766*** −124.8*** 

−47.59 −2.43E+08 −27.91 −409 −24.19 

IC 
−5685*** −8.224e+09* −4336*** −16,060* −4330*** 

−978.9 −4.98E+09 −549.5 −8365 −476.6 

观测值 568 568 568 568 568 
2R  0.42 0.35 0.32 0.34 0.3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 t 值。 

4.4. 异质性分析 

4.4.1. 收入水平异质性 
首先，对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进行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

入水平国家、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分析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检验结果见

表 5。 
在高技能就业群体中，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总体来看，数字

经济对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对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次之，对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

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国家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不同收入国家在高技能岗位

上的调整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在收入水平上影响的异质性，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是自动化技术的创造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5.152126


胡雅欣，王领 
 

 

DOI: 10.12677/orf.2025.152126 801 运筹与模糊学 
 

效应在中高收入国家表现最为突出。这些国家凭借较强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迅速将自动化与智

能化应用于产业升级，催生大量新型高技能岗位；而高收入国家虽然技术体系成熟，但市场创新边际效

应趋于平缓；中低收入国家则因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其正向效应不显著。二是教育体系与劳

动力市场的匹配度。中高收入国家普遍注重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技能提升机制，能

够迅速满足数字经济转型对人才的需求，高收入国家虽拥有优质教育资源，但人才竞争激烈；中低收入

国家则常因教育资源匮乏及培训体系不健全，使得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难以形成正向激励。三是贸易

开放与产业链调整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中高收入国家依托开放的市场和高效的国际合作，加速了技术

扩散与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强了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拉动作用；而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增量

效应相对温和；中低收入国家由于产业链升级步伐缓慢，其正向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Table 5. Heterogeneity in income levels 
表 5. 收入水平异质性 

 高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DE 
86.75* 33.30 567.6*** 

(1.70) (0.43) (3.58) 

Edu 
−303.6** −195.3 −1808.7** 

(−2.58) (−0.56) (−2.22) 

Tra 
−3.620 8.293 39.42 

(−0.72) (0.51) (0.60) 

Urban 
26.43 −178.5 4491.6*** 

(0.27) (−0.69) (7.82) 

IC 
752.0*** 4512.0 −5091.9 

(3.54) (1.58) (−1.61) 

_cons 
8819.8 11527.8 −303367.4*** 

(1.10) (0.95) (−7.36) 

N 331 73 163 
2R  0.237 0.198 0.553 

年份 是 是 是 

国家 是 是 是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 t 值。 

4.4.2. 性别异质性 
进一步地，本文就高技能水平就业人群进行性别异质性分析，根据性别，将样本分为男性和女性，

分析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性别异质性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6。 
在高技能就业群体中，数字经济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女性高技能就

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男性高技能就业的影响较弱。数字经济对女性高技能就业的影响系数为

93.10，在 1%水平显著，男性数字经济的影响系数为−260.3，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对男性

高技能就业的影响不明显。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兴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就业市场上的性别差

距，尤其是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和远程办公行业，女性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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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水平就业在性别影响的异质性，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是数字经济对女性高技

能就业的促进作用。远程办公、灵活就业模式的增加，使女性更易进入高技能就业市场。知识经济、数

字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适合女性的高技能岗位。二是教育水平与职业发展。女性的教育提升未能有

效转化为高技能就业，可能与职业发展路径受限有关。男性高技能就业未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说明该

群体的就业稳定性较高。三是城镇化和贸易开放的影响城镇化推动女性高技能就业的增长，但对男性产

生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转型。贸易开放对女性高技能岗位造成了一定冲击，而对男性影响较

小。 
 
Table 6. Gender heterogeneity 
表 6. 性别异质性 

 女 男 

DE 
93.10*** −260.3 

(2.72) (−1.07) 

Edu 
−769.9*** 541.0 

(−5.28) (0.52) 

Tra 
−20.10*** 39.85 

(−2.81) (0.78) 

Urban 
972.1*** −1723.4*** 

(11.12) (−2.76) 

IC 
1227.5*** −813.4 

(3.63) (−0.34) 

N 568 568 
2R  0.351 0.039 

年份固定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2R  0.351 0.039 

年份固定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注：*p < 0.1，**p<0.05，***p < 0.01，括号内为 t 值。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本文进一步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稳健性检验。 

4.5.1. 替换被解释变量 
首先，将高技能水平就业人数(Employment)替换为高技能就业比例(Employment_Rate)，以避免绝对

值带来的误差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第 1 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

数为 0.00383，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验证了原结论的稳健性。 

4.5.2. 滞后一期、滞后两期 
为减少内生性问题，因为滞后变量较少受到当前冲击的影响，能够更好地捕捉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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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进一步采用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7 为稳健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滞

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技能就业的回归系数为 220.4，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滞后两期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技能就业的回归系数为 196.8，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

的发展对高技能就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的结论。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表 7. 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DE 
0.00383*** 220.4*** 196.8*** 

(5.55) (3.19) (3.12) 

Edu 
−0.0243*** −1328.6*** −1049.9*** 

(−4.39) (−4.24) (−3.60) 

Tra 
−0.000318 −31.35** −15.27 

(−1.20) (−2.02) (−1.00) 

Urban 
0.00886*** 1946.6*** 1769.2*** 

(2.74) (10.00) (9.15) 

IC 
0.0417*** 2504.8*** 2583.4*** 

(3.22) (3.48) (3.87) 

_cons 
2.626*** −134304.9*** −123852.1*** 

(12.34) (−9.38) (−8.68) 
2R  0.309 0.328 0.316 

N 568 500 43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 t 值。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并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和稳健性分析，得

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本文基于 8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发展、高技能就业之间的关系入手，

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异质性分析，系统地探讨了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多种渠道促进高技能就业。结论如下：

第一，基准回归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能就业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介效

应分析显示，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数字

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催生对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高技能岗

位的需求，此外技术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求配备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进一步增加对高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数字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从传统的低附加值行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型，这也进

一步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促进作用在中高

收入国家尤为显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女性高技能就业人群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

而对男性高技能就业人群则不显著。第四，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稳健性检验，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就业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模型中均保持显著，表明结果

不受数据选择或极端值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高技能就业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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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覆盖率，优化数据流通环境，降低企业和个人获取数字资源的成本。此外，

应推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以创造更多高技能岗

位，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就业机会。第二，促进科技创新，强化创新能力对高技能就业的支撑。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促进高技能就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各国应加大

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加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合作，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同时，应加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通过提供技术培训、支持终身学习等方式，提高劳动力市场对

新兴技术的适应能力，确保高技能人才的供给能够匹配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第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增加高技能岗位供给。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因此，政府应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行业转型，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

鼓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此外，应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降

低数字化转型成本，提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以扩大高技能就业市场的容量。第四，促进就业中

的性别平等，优化数字经济带来的高技能就业机会。一方面，应加强女性在 STEM (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领域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女性在高技能行业中的竞争力。政府可以提供奖学金、设立女性科技

专项基金，鼓励女性进入数字经济核心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应优化工作环境，推动企业建立更加包容

的雇佣政策，如提供灵活工作时间、远程办公支持、产假和育儿支持等，以减少女性在职场上的结构性

障碍。此外，还应加强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例如鼓励企业实行性别平等的晋升机制，减少职业

玻璃天花板现象，确保女性能够公平地进入高技能岗位并获得职业发展机会，充分释放女性人才的潜力，

从而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高技能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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